
戲癡．蘇玉華：演戲不是只看一滴淚

「創作應是自由的，我們應該什麼都可以做，可以講，可以拍的。演戲就是，你永遠不會知道效果

怎樣，但仍然奮不顧身去挑戰和試。」

蘇玉華。攝：林振東/端傳媒

蘇玉華是其中一個沒有事前要求提供訪問大綱的受訪者，連一些間接來自經理人、電影公司的溫馨

提醒都沒有。她只是微笑打了個招呼，補補妝、整理一下西裝外套。

「你不會問一些我不懂答的問題吧。」

一部電影，一個故事，第一句說話往往都是最重要的。一個訪問也是。連錄音掣（按鈕）都未按下

去，就好像已經被她拉上舞台，入了一場戲。經驗豐富、防備記者提問的明星比比皆是，然而，讓

你隨意發問，顯得樂在其中甚至主動「問返你轉頭」(反過來問你問題），觀察你有何反應而回應的

受訪者，真不容易遇到了。

尤其是談演戲時的蘇玉華，流露著一份狂熱，卻又專注清晰，見她有時眼神凌厲，充滿稜角，一講

到演戲就不跟你客氣，也不轉彎抹角，時而忘形，卻有份堅定的單純。對於一個從事演藝工作三十

多年，早已見盡星光巷、娛樂圈裡一切世故的資深演員，仍然有著這份單純、這些稜角，我想是蘇

玉華獨有的。

蘇玉華，香港舞台劇、電影、電視劇演員。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加入香港話劇團並參演舞台劇，隨著電影《我和春天

有個約會》（1994）聲名大噪而獲邀加入無綫電視。廿多年間活躍於電視圈，代表作包括《茶是故鄉濃》（1999）及

《錦繡良緣》（2001）等，期間亦主演過《生死界》（2002）、《新傾城之戀》（2006）及《暗戀桃花源》（2007）等

經典舞台劇。2017年約滿離開電視台後，繼續專注舞台劇及電影演出，首度主演電影《正義迴廊》（2022）即獲提名金

像獎最佳女主角，今年則憑獨角戲舞台劇《完美證供》獲2025年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電影新作《不赦之罪》於同年

上映。

有些人看我做戲，覺得拗（撓）爆頭

走遍劇場、電影和電視台幾個大小圈子，甚至在綜藝節目拿走了美女廚神頭銜而街知巷聞的蘇玉

華，終究並不樂於做一個「多棲藝人」。雖說演出形式瓣瓣（每個領域）都有，但隨著演藝事業的

令到你哭一場，都是一種娛樂

「一個演員的路是鋪鋪清（每次都要從頭開始）。你這一次做得好，不代表

下一次也做得好，沒有說你一定永遠都那麼好。」



累積，蘇玉華近年愈拍愈少，卻愈來愈精。當香港人曾經熟悉的那些影視紅星已然走樣乏味，流於

荒腔走板地食老本、賣情懷之際，蘇玉華走的是完全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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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年游走幾部電視劇，再兼顧舞台劇演出，到現在這樣，要幾年時間才肯首去演一部電影，但蘇

玉華每次出手，都是像《正義迴廊》（2022）、《完美證供》（2024）和《不赦之罪》（2025）

這樣的作品，都要求挑高難度、新嘗試。

「都不是呀，有些人覺得我好，但都有些人看我做戲覺得拗爆頭（令人費解）。」蘇玉華笑言外界

過譽，自己並不是次次都做到一場好戲。「這也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因為一個演員的路是鋪鋪清

（每次都需從頭開始）。你這一次做得好，不代表下一次也做得好，沒有說你一定永遠都那麼好。

你可能遇著這個 project，不是你不好，可能是你的對手不夠好，或者配合得不夠好，或者題目或

製作不夠好。但下次又可能樣樣都好，不過問題是你自己不好，總之有太多因緣際會在裏面。當然

是我比較幸運的。」

蘇玉華承認，自己近年很挑劇本，看人、看題材，也看時間，不是那麼輕易答應演出。「甚至不是

去『挑選』，是我會『嚴選』劇本，所以我選擇的都是我很喜歡和很想做的東西，或者我覺得自己

很有感覺、很挑戰到自己的作品。」以最近完成的舞台劇《完美證供》為例，便是全程獨角戲，在

舞台上孤軍作戰：「我知道我有九成的機會是失敗的，但我仍然選擇去做。因為我知道這個戲的價

值在哪裡，或者我知道如果我做得到的話，其實我在當中磨練了什麼。」

寬恕是一件大家都會避開的事

剛憑《完美證供》獲頒今年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女主角，不到幾個禮拜，由蘇玉華主演的電影《不

赦之罪》也正式上映。

「她就是走來走去，沒有說話，但她就是講了最多的東西。那不是通過『語

言』表達出來的一些抗議或反叛。」



蘇玉華。攝：林振東/端傳媒

《完美證供》改編自澳洲劇作家 Suzie Miller 的《Prima Facie》，原著早已奪得多個國際戲劇大

獎，獨挑大樑的演出難度更不用多說，是公認的當代劇壇 master piece。不同的是，《不赦之罪》

屬兩位年輕導演林善和譚善揚的首部劇情長片，是一部新手上路之作。蘇玉華卻動了心，她解釋

道：「最初是監製（廖婉虹）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然是問，有沒有劇本看？其實什麼都不

用說，看完劇本就最清楚了，因為有劇本我就知道自己會接還是不會接。」

「看了劇本，我發現很有意思，然後我就問可不可以約編劇和導演出來見面，我想了解他們寫這個

劇本的出發點，或是他們想藉著這個戲去說些什麼。」她接著說：「香港電影從來很少講寬恕，或

者去講宗教，甚至是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去避開的東西，我很驚訝 Antonio（譚善揚）寫到這樣的劇

本，他很年輕，才 22 歲而已，但是他有興趣在劇本中探討這些，我覺得很好。」

「做演員其實有何所求？不外乎就是求有趣。而 Antonio 寫了幾個我覺得很有趣的角色，牧師、牧

師的太太，一個所謂的強姦犯，然後還有他們的女兒。」說來無獨有偶，《完美證供》故事描述一

名為強姦犯作刑事辯護的律師，成為性侵案的主角，而《不赦之罪》則描述黃秋生飾演的牧師重遇

性侵自己女兒的強姦犯。前者說的是法律與定罪，後者關心的是信仰和寬恕。



《不赦之罪》劇照。

牧師認為是神的指引，要他去寬恕這個強姦犯，蘇玉華飾演的牧師太太卻不是這樣想。夫妻之間，

有著神性與人性的掙扎。黃秋生與蘇玉華已是老拍檔，幾年前合作過舞台劇《狂揪夫妻》，今次兩

人再度扮演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蘇玉華形容，最有挑戰的那一場，就是整部電影的開場，她和黃

秋生的第一場戲。牧師在家裡接受訪問，蘇玉華自己一句對白都沒有，甚至連鏡頭也沒有拍到她的

表情。

「她就是走來走去，沒有說話，但她就是講了最多的東西，那種不是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一些

抗議，或者反叛，（她的狀態）會告訴你，其實我不妥這個情況。」蘇玉華解釋：「當丈夫正在客

廳接受採訪，太太故意很嘈，她好像很不 considerate，為何你明知這樣都要發出聲響。我覺得那

場戲很好玩，就是有一種張力和那種引人入勝，都很 attack，誘惑觀眾想看下去，究竟這兩個人發

生什麼事，你看下去就明白。在整個戲的開端，有一場這樣的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喜歡。」

戲劇是時代反應

電影花了不少筆墨去描寫牧師和強姦犯之間的心理衝突，反而牧師太太／母親的角色處理得很低

調，觀眾只能猜想她最後是否寬恕了強姦犯、放下了他害死自己女兒的仇恨。蘇玉華形容，角色難

演，是因為談寬恕這件事本身都很難。「我可以理解這位母親是真的很人性化，對這個強姦了我的

女兒、或者導致女兒自殺的強姦犯，她是充滿仇恨，她很憤怒。因此她脫離了教會，她不再相信這

個宗教，她覺得，神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家、在我身上、在我女兒身上？」

「我的女兒死了，這個男人強姦她，他當然有罪，我老公不讓女兒墮胎，導致她自殺，我老公也有

罪。但其實這樣是未完的，我作為媽媽，也沒有了解過自己女兒在學校的那些問題，我女兒其實有

罪，我也其實有罪。講遠一點，就是這個社會，或者網絡世界，社會的教育制度，如何容許這些事

情發生？」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產物，1980年代不會拍到《不赦之罪》的。這就是藝術

獨特之處，不同時代呈現不同的東西，因為戲劇就是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化、

歷史，或人的狀態。」



蘇玉華。攝：林振東/端傳媒

「她一直放不下這種仇恨，但去到最後，你會感覺到這個角色（的心裡是），對呀，我是很憤怒，

我不能夠寬恕他。其實她一直在找出路。當每個人處於一種仇恨、困境、痛恨或很大的情緒衝擊

下，人生中都會問這個問題，究竟我如何繼續走下去？」

「於我來講，我選擇去演繹媽媽的角色，我是理解她、認同她的，不是將她困在那種情緒裡，而是

她要找出口。所謂的寬恕，除了你是否可以寬恕別人，更大的是其實你可不可以寬恕自己，給一條

路自己可以走下去，讓時間去沖淡一些傷痕，而不是逼自己入去一個黑洞裡面。」

所以，另一幕令蘇玉華覺得很有挑戰性的戲，就是電影最後，牧師太太重遇強姦犯時的一段對話。

「那場戲，劇本本身是沒有的，是我們花了很多功夫去讀劇本，在研究和調整的過程中我提出來

的。我覺得，我作為觀眾或作為演員，都很希望、很期待這位母親和所謂強姦犯的這個男孩子會有

一場戲。如果有，會是一場怎樣的戲呢？他們會說些什麼呢？還是他們會不說話呢？她有沒有原諒

對方呢？那個男孩子會怎麼反應呢？」



電影以牧師重遇強姦犯開始，以牧師太太重遇強姦犯結束。蘇玉華代入自己的角色答道：「我是未

必可以寬恕你，但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人的角度出發，去對待我身邊的人？這個男生其實付出了他

的代價，我不能夠、還不是時候去寬恕你，但是哪怕是一個陌生人，我都可以對你有一種關心，或

者我可以對你有一種善意，對你有一種關懷。」

令到你哭一場，都是一種娛樂

近年香港電影常被歸類為黑暗、沉重、壓抑，充斥各種負面情緒，《不赦之罪》這個關於仇恨，對

寬恕之道有所質疑的故事，也似乎渲染著相同的色調。「我覺得不是，都有些很歡樂的東西。我看

《九龍城寨》也覺得很開心，《破．地獄》是另一種，我覺得它給了我一種光明的感覺。我們如何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死亡，如何好好地過活，都不是那些所謂很沉重的社會議題。」

《不赦之罪》劇照。

「現實一點說，若果 budget 這麼少，可能真的只可以拍到這些題材，但我覺得都不是因為這樣

的，而是那個編劇或者那個導演真的有話想說。如果這個話是值得去說的，那就值得去拍。」蘇玉

華接著說：「每個時代都會有它的產物，現在可能大家就是在經歷、反思這些東西，那很自然就會

藉著創作在不同媒體呈現出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不會拍到《不赦之罪》這些戲，因為那時的社會

不會造就到這些東西，我覺得這就是藝術創作或者戲劇獨特的地方。在不同時代就呈現不同的東

西，因為戲劇就是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化、歷史，或者那種人的狀態。」

「但是不是等於這些電影就沒有價值，或者它太沉重，所以不要說。都不是呀，人生就是那麼沉重

的啦。」蘇玉華大笑，認為能夠為觀眾帶來一點力量，或是一點思考的作品，都值得去講，只視乎

說得好不好：「大有大講，小有小講，當然我明白的，既然人生都已經這麼沉重，你拍些開心、好

玩、笑餐飽（好好笑一頓）的東西，不是更好嗎？如果你想做這些東西，你就做；但有些人想做別

的東西出來，自然會去做別的。」

「這又引申到一個更大的課題，就是創作應該是自由的，我們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講的，什

麼都可以拍的。只要你有能力去做到它出來，講到你要講的說話。而且我又不覺得就只有令你笑，

令你爽那些才叫娛樂，可以令你思考，或者令你大哭一場，都是一種娛樂，都是一種作品跟觀眾之

間很好的交流。」

我不滿足於留在公仔箱

「我不覺得只有令你笑，令你爽那些才叫娛樂。可以令你思考，或大哭一

場，都是一種娛樂，都是一種作品跟觀眾之間很好的交流。」



蘇玉華最「多產」的年代，當然都是一年拍四、五部電視劇，從配角一直演到第二、第一女主角的

日子。入行三十餘年，蘇玉華有超過一半時間是無綫電視合約藝員，佔了她演藝生涯一段很長的歲

月。

「我自己回頭都會想，為何我會做電視做了二十多年，好像很渾渾噩噩。」蘇玉華笑著嘆了口氣：

「講笑而已，其實一點都不渾噩，只是我覺得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在電視上面。當我在電視工作的時

候，我真的覺得自己有不斷地努力去做好每一個劇本，去經營好每一個角色，每一次都是，也很幸

運地拿到很多不同的、也很不錯的角色。」

「我是由舞台跳到電視的，最初我是完全不懂，很多東西都要重新開始去接觸和學習，也認識了很

多不同的演員和朋友，是一段很好玩，學了很多東西的一段時間。而我知道，如果我在電視台都可

以生存的話，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下去。」

「不要忘記在我做電視的二十多年裡面，其實我都在演舞台劇。」她說。

蘇玉華。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知道，如果我在電視台都可以生存的話，我在任何的地方地方都可以生

存下去。」



細數萬千星輝的電視台年代，除了那些老少咸宜的黃金時段長劇，蘇玉華同樣分身於劇場，演過不

少經典的舞台劇目，從最早期重演了無數遍的《南海十三郎》和《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到後來包

括賴聲川名著《暗戀桃花源》、香港話劇團的《新傾城之戀》、高行健的《生死界》等等，劇種繁

多，也為她打開了作為演員更多的可能性。

「在那段時間，我是一年一個，或者兩年一個去做舞台劇，因為我覺得唯有在舞台裏面，或者可以

做到一些我認為是上乘的劇本，去繼續追求自己的進步。」舞台劇的蘇玉華，保留了她演員的本

性，甚至是一點任性。「我覺得做舞台是自己去吸收養份的重要機會，因為做電視有時事與願違，

或者有些事情你控制不了，有些未必很有質素的劇本，但你仍然都會去做，但舞台就不是。每一次

我都要嚴選，因為我是專登（特意）找時間出去做的，我還可能同一時間要做舞台劇和電視劇，我

會加倍地辛苦，所以如果那件事不是我最喜歡的，或者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為什麼要做呀？」

幾年前，在電視行業起了很大轉變，蘇玉華決定不再續約，「離開 TVB 以後，我就很自由了，真的

做什麼都可以，我反而會做多一些舞台，然後又會有電影的出現。至於電視，可能我真的拍了廿多

年，覺得真的夠了，到現在我都沒有一個念頭要去拍電視劇，但當然，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劇本出

現，或者是一個很吸引的班底，可能有一天我又會很動心。」她答得篤定：「但在這一刻，沒有。

在電影的世界，在舞台的世界，已經有太多我不懂的東西可以去學習。」

本位是一個「演員」

當年帶著知性，溫文形象的蘇玉華，是一個很能夠「入屋」（接地氣）的演員。離開電視台，其實

就告別了自己累積、建立多年的根基。不過，她坦言不留戀這些「入屋」的形象。

「那我已經入了屋喇，你還想我有多入啊？」她想了片刻，忽然說：「我覺得，當有些人進入了你

的心，他這一輩兒就是『入』了，譬如我們是不會忘記張國榮、梅艷芳的。當然我不是拿自己跟張

國榮、梅艷芳比較，我意思是『入』的那件事。你已經認知到他的演出，你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

人，是一個怎樣的表演者，他就永遠都在那裡。」

「譬如我到現在，都仍然很喜歡關正傑。關正傑已經離開了這個圈，不唱歌已經幾十年，他在哪裡

呢？可能今天沒人知道。但他的歌、形象，或者那種很正氣，那種『如果我有個男朋友，我都希望

他是這樣』的想法，仍然都在這裡。你不需要他永遠出現在眼前，但是他做過的事，他留下的作

品，才是最具價值的東西，而那是永遠一輩子都會喜歡或追隨的東西。」

「你不需要他永遠出現在眼前，他做過的事，留下的作品，才是最具價值

的，那是永遠一輩子都會喜歡或追隨的東西。」

「我只可以說我的本位，不在於選擇電視，還是電影，還是舞台，不在哪種

媒體上。我的本位是，我是一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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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已經在電視台做了二十多年，你還想我留在一個公仔箱裡做多二十多年，不會的了。我

自己是很不容易滿足的人，我對很多東西仍然很好奇。我很想去看、去學，我很想去再擴闊自己，

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很大，我知道厲害的人很多。」

問到離開電視台及普羅大眾的目光，選擇投放更多精力以舞台劇作為演員本位，蘇玉華卻頓了一

下，直言：「如果你問我是否真的有什麼覺悟，或者你犧牲了很多去選擇做舞台，不是的。我只可

以說我的本位，不在於選擇電視還是電影，還是舞台，本位不是在哪一個媒體上面，我的本位是，

我是一個演員，在這一刻我可以選擇舞台，我可以選擇電影，我也可以選擇電視，或者不同的表演

形式。」

「我知道現在的自己有足夠成熟的程度，或者去到一種階段，就是我完全開放，我可以讓自己去接

受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合作，或者在不同的表演機會裡提升自己，擴闊自己的眼界。」

「像你說秋生、阿豪（謝君豪）他們有一段時間專注去了電影，我覺得不是的，都是看大家碰上怎

樣的機會，是有意思、有興趣去做的，那就去做。」她說。

小眾並非不重要

每一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哪位演員能夠贏得「影后」，素來都是城中熱話、傳媒焦點。但較少人

留意的是，今年只隔一日，在衣香鬢影的金像獎翌日，就是香港舞台劇獎，蘇玉華便憑《完美證

供》贏得「劇后」。坊間對舞台劇獎的關注程度不高，傳媒著墨於政府願不願意繼續支持舞台劇行

業，其實多過哪些作品得獎。

「不認知就是會有這個結果，其實外國不是這樣，外國的電影頒獎禮與舞台劇頒獎禮像 Tony

Award、Critics Award 都是同樣很受重視的。當然，那個分別就是，電影可能是大眾的，比較接觸

到多一些人，reach out 的觀眾是大量的，這個是事實。舞台是少一些的，畢竟你要花八百多元買

一張票去看，而且可能有些人 afford 不到，又可能時間遷就不了，可能錯過了，又不可能在串流平

台再看到，舞台劇真是沒有，所以它是小眾一些的，這個也是事實。但小眾一些是不是等於他沒有

那麼重要？那當然不是，等號不是這麼劃的。」

「小眾一些是不是等於他沒有那麼重要？那當然不是，等號不是這麼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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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著說：「究竟怎樣去界定它們的價值，其實我不知道，但起碼在那個行頭是被推舉出來，即是

在那一年裏面是有傑出的表現，你去到最後三強，那你都不是 nobody，應該是做了一些挺好的作

品出來。我只可以說，我會用這條尺去量度每一個獎項的價值。」

說罷，蘇玉華隨即反問，為何一直覺得做舞台劇是邊緣、附屬？「附屬的意思是什麼？你是否想

說，它並不是最主要、最想做的事情，有空才去做一下的事情，所以就叫附屬。」

誠然，有些趨勢在過去一兩年特別明顯。隨著電影市道下滑，在所謂的寒冬期裡，香港電影產量大

幅減少，轉而投向舞台劇，爭取有限演出機會的演員則愈來愈多。比起動輒過千萬製作的商業電

影，投資成本較小的舞台劇，逐漸電影圈淡靜時的另一出路。

「那你覺得做舞台劇是否那麼退而求其次的事？對於你來說是不是？」蘇玉華答道：「起碼我不是

這麼想。當然，譬如現在的情況是沒人開拍電影了，哪有電影來找你，有很多演員去做舞台劇我覺

得都無可厚非。而當有些演員在舞台上有了名堂，他們走去拍電影，我覺得都是相輔相承的。其實

你想去拍電影，也要人家要你才行。」

每個演員都應該去試舞台劇

「但對於我來說，我所接收到的是，可以去做舞台劇是一件很寶貴的事，每一個演員都應該去試

的，無論你是做電視的，做電影的。我覺得十個可能有九個都很想嘗試去做舞台，要去挑戰一下自

己，那種難度你在任何的媒體都不會經驗到，是一種很大的滿足和成功感。以作為一個演員的修練

來講，是一次很大的提升。那怎麼會是一個退而求其次，這個說法首先我要否定，我不認同。」

她補充道：「可能我是在戲劇的訓練裡長大的，舞台是所有戲劇的起源，所以我不會認為是附屬，

或者是次要的東西，反而我覺得基本上大家對舞台劇的觀念或看法，應該是看高一線的，因為他們

知道那是難的，而且那是罕有的。看電視你坐著不用錢就看到，看電影起碼要買張票，但舞台劇可

能是這十場，你還要給八百多元。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裡面，譬如星期五八點半開場，你六點鐘下

班，要去吃飯，約了誰在哪裡等，接著要準時進劇院，手機全關，什麼都關了，就是去欣賞舞台上

那班陌生的演員，去做一台真正、真實，有血有肉的表演給你看。」

「可以去做舞台劇是一件很寶貴的事，每一個演員都應該去試的，無論你是

做電視的，做電影的。那種難度你在任何的媒體都不會經驗到，以演員的修

練來講，是一次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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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我來說是一種矜貴、難得、一期一會、無可取締，錯過了就沒有的一個經驗，等於你還記得

那年我演過《暗戀桃花源》一樣，你不記得劇情了，但你會記得蘇玉華是做舞台劇的。」

「我不是想說做舞台最大、最巴閉，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覺得整個生態就是這樣的。我們每一個

媒體都有它的重要性，都有它存在的價值，你可以去選擇電視、電影、舞台，而你得到的

satisfaction，得到的 experience 都很不一樣。但我都很肯定 AI 是暫時不能夠取代舞台的，因為

那是人的真實的表演。對耶！AI 可能幫助到電影的 art-tech 製作，但人的表現，暫時來說，我不覺

得可以取代。難道你放一個機械人上台表演，不會有人看。」

「在這一刻，我仍然很 old school，人始終是我覺得最可貴的東西。」

演戲綜藝？演技不是只看一滴淚

「AI 暫時不能夠取代舞台的，因為那是人的真實的表演。在這一刻，我仍然

很 old school，人始終是我覺得最可貴的東西。」

「演技不是這樣去評的一件事，你這個哭得好一點，那個喊得不夠聲，No，

不是這樣去比較的。」



當香港的電視、電影甚至舞台劇的生態，都逐步走向大灣區時代，香港影視紅星北上發展，甚至長

駐內地、改說國語，都已經見慣不怪。不過，蘇玉華仍然很香港製造，至今都沒拍過內地劇，尤其

是近年蔚然成風的內地選秀節目，廣邀香港演員、導演、監製坐鎮擔任導師，其中都有許多蘇玉華

的舊拍檔，甚至演藝學院的同門。

自言 open to everything 的蘇玉華，卻始終不為所動。

她苦笑道：「哎呀，要我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我根本不喜歡那些節目，演技不是這樣去評的一件

事，你這個哭得好一點，那個喊得不夠聲，No，不是這樣去比較的東西。如果你要我去評，我寧願

去學院，或者我開一個班去教演戲。」

「我意思即是，唱歌跳舞都還可以這樣去比賽，你去不到那粒音，你就是去不到那粒音，你走音就

是走音，跳芭蕾舞你的腿卡住了，那就是未到家，你是可以量化它的，但什麼是演技呢？演技有太

多東西去平衡，不是只是看你這粒眼淚，不是你有無聲嘶力竭，而是看你究竟是否切合到那個人

物、那個處境、那個關係，作出的這種情感的表達，如果你只是在那個比賽裏面做一場戲，然後去

那些叫什麼，『飆戲』呀，哎我不懂用這些術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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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有趣的地方應該是，你永遠都不知道結果是什麼，但你不是一定要知道結果才去演，不是

的，而是你會很 treasure 那個過程，你在發掘這個人物，或者是你作為一個演員，在製作裡面經歷

了怎樣的探索及跨幅。你不會知道出來的效果是怎樣，但你仍然奮不顧身去挑戰自己，去嘗試。」

「這才是我認為演戲最有價值的東西。」蘇玉華總結道。

「又或者我會想，除了演戲、做演員這個崗位之外，我是否可以嘗試其他崗位？可不可以令到一些

事情發生，藉著我而令大家去認識我們的下一輩，或者一些年輕的演員，我覺得自己好像現在處於

一種這樣的時刻，現在是一個這樣的階段。」她聳聳肩，打趣道：「不知道呢，總之是有些東西在

動。」

「什麼是演技呢？不是只看你這粒眼淚，不是你有無聲嘶力竭。如果你只是

在那個比賽裏面做一場戲，然後去那些叫什麼，『飆戲』呀，哎我不懂用這

些術語啦。」


